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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汉堡的易北爱乐音乐厅 位于冰岛雷克雅未克的哈帕音乐厅

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华特·迪士尼音乐厅

位于日本东京的东京歌剧城音乐厅

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哥本哈根音乐厅

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坦纳利佛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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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
黄金比例音响或许是美丽的偶然

1870 年首演 的 维 也 纳 音 乐 协 会 金

色 大 厅 ， 是 音 乐 家 也 是 乐 迷 的 朝 圣 之

地。 黄金比例的音响效果令每一位在金

色大厅演奏过的交响乐指挥都难以抑制

内心的激动。 一年一度在金色大厅举行

的新年音乐会更是让它闻名遐迩。
金色大厅所在的维也纳音乐协会大

楼， 是一幢文艺复兴式建筑， 由著名建

筑师汉森设计。 外观古雅别致， 屋顶上

矗立着许多音乐女神的雕像。 当时尚无

混响的概念， “声学” 也未被提倡， 人

们揣测， 金色大厅建造之初， 仅仅是出

于音乐表演之类的用途， 并没有把音响作

为最主要的考量。 最终它近乎完美的传声

效果， 像一个谜， 也像一个美丽的偶然。
多年以后， 人们才在科学中逐渐找

到金色大厅 “金色之音” 较为合适的解

释： 大厅高、 宽组成近似于正方形的横

截面， 宽、 长近似 1 比 2， 这是音响空

间的理想组合， 有利于大量侧向反射声

到达观众席， 产生良好的空间感； 厅内

的花格平顶、 规律排列的雕像柱与四周

的雕饰， 都是理想中平均分散声音的元

素 ， 有 利 于 漫 反 射 形 成 更 加 均 匀 的 声

场； 砖墙上涂石膏灰泥， 形成恰到好处

的 反 射 ； 规 模 相 对 地 小 ， 仅 有 座 位

1680 个， 保证有足够的声能密度……

卡内基音乐厅：
浓缩一个多世纪的音乐史

卡内基音乐厅坐落于繁华的纽约市

中心， 是一幢有着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

建筑， 在周边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玻璃幕

墙建筑中多少显得有些特别。 它已经不

仅仅是一座音乐厅了。 自 1891 年建成至

今， 卡内基音乐厅汇集了不同时代顶尖

的音乐艺术家， 从古典到通俗， 似乎浓

缩了一个多世纪的音乐史。
这座音乐厅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

在一位德国指挥家的建议下兴建的。 这

是纽约第一座全电力照明的建筑———由

于发明家爱迪生是卡内基的朋友。 当时

的音乐厅甚至还有简易的空调———人们

把冰块放在舞台和观众席下面。
1950 年代末 期 ， 由 于 市 政 建 设 的

需 要 ， 卡 内 基 音 乐 厅 面 临 被 拆 除 的 命

运。 是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发起的

一场声援挽救了它。 最终， 这座音乐厅

被确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遗址。
卡内基音乐厅是矩形大厅， 眺台栏

板呈强烈曲线状， 使之有些像马蹄形。
在 业 内 看 来 ， 这 座 音 乐 厅 的 声 效 有 些

“非典型” ———乐队在此演奏的声音是

“柔和的”， 乐队后面的乐器不像古典式

矩形大厅中那样响或者有穿透力， 这样

的声效却出乎意料地受到听众的欢迎，
被称之为 “卡内基声音”。

波士顿音乐厅：
低调的建筑， 绝妙的声响

1900 年正式开放的波士顿音乐厅，
单论外形， 实在有些不起眼， 它沿袭的

是 19 世纪后期建筑风格， 似乎太过朴

实无华。 “北美第一音效” 之誉， 却让

它无愧于世界顶级音乐厅。
音乐厅的声学效果， 出自哈佛大学

著 名 声 学 教 授 赛 宾 的 设 计 ， 大 厅 共 有

2631 个 观 众 座 位 ， 因 循 的 是 经 典 的

“鞋盒状” 建筑布局体型。 为了避免对

音效的吸收和影响， 音乐厅的建筑材料

除 木 质 地 板 外 ， 以 砖 、 钢 铁 和 石 膏 为

主， 再加以适度装饰， 侧面包厢进深非

常浅， 也避免了消音和陷声。 侧墙和后

墙的雕像以及精美的图案装饰一方面对

声音起到良好的扩散作用， 另一方面也

对音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
“声音清晰、 活跃、 温暖和嘹亮，

响却不过分。” 这是美国声学泰斗白瑞

纳克对波士顿音乐厅的评价。 在一位著

名指挥家看来， 相比人们通常认为的音

乐厅最佳混响， 波士顿音乐厅的混响其

实略微短一点点， 但它将长度与音域的

比例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使得音乐厅的

声响在人们听来既温暖， 又不影响音乐

的清晰度———让听者可以清楚地分辨即

使 最 厚 实 的 管 弦 乐 ， 或 者 复 杂 的 声 部

对位。

柏林爱乐音乐厅：
创新只为诠释 “音乐在中央”

1963 年落成的柏林爱乐音乐厅， 像

是音乐建筑中开天辟地的存在。 在这里，
建筑创意与声学理论结合得天衣无缝。

以往被证明有着出色音响效果的音

乐 厅 ， 几 乎 无 一 例 外 采 用 的 是 “鞋 盒

式” 设计， 四四方方， 大厅前端是乐团

表 演 的 平 台 ， 下 面 的 观 众 席 是 平 地 式

的。 德国建筑大师汉斯·夏隆将柏林爱

乐音乐厅设计成了 “葡萄园式”， 这成

功地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声学设计模式。
这是一座非对称的帐篷风格建筑。

舞台类似露天剧场般由观众围绕， 但又并

非处于几何中心。 观众席则化整为零， 被

分成一块一块， 它们用矮墙分开， 高低错

落， 方向不一， 但又均朝向舞台， 既显得

亲切随和， 又显得细致精巧。 大厅共有

2215 个座位， 其中有 250 个坐在乐队后

面， 坐在两侧者则各约 300 人， 所有的听

众距离舞台的距离均在 30 米以内。
夏 隆 曾 如 此 解 释 这 座 音 乐 厅 的 构

思： “从古至今， 人们在听到某处响起

即兴演奏的音乐时， 都会自动地围成一

个圈， 这并非偶然。 这种自然而然的行

为， 从心理学和音乐的角度看都很容易

理解， 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到音乐厅的设

计中去。 在这里， 不管在空间上还是视

觉上， 音乐都应该处于中心地位。”
幸运的是， 夏隆天马行空的设计创

意得到了声学上的支持。 根据不规则形

体可以获得良好声音扩散的理论， 柏林

爱 乐 音 乐 厅 其 实 建 立 了 一 个 完 全 “随

意” 的不规则室形， 同时借助于周围逐

渐升起的听众席栏板和悬吊的巨大反射

板 ， 让 听 众 获 得 了 足 够 强 的 早 期 反 射

声。 “不规则” 恰恰造就了这座音乐厅

独特的优质音效。 此后， “葡萄园式”
设计成为音乐厅又一种经典样式。

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音乐厅，
当年凭什么声名鹊起

音乐厅越建越美 ， 筑起城市
的文化穹顶 ， 也刷新城市的视觉
标识

近日以超高 “颜值” 刷屏网络的易

北爱乐音乐厅， 还未揭幕即已成为德国

汉堡的新地标。 远远望去， 位于汉堡海

港城港口上这幢 110 米高玻璃结构体建

筑， 宛如 “玻璃皇冠”， 不仅在茫茫大

海上召唤船只， 更点燃一座城市的音乐

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非一座凭空

而起的音乐厅， 而是加盖在易北河中游

原来储存茶叶、 烟草和可可的码头仓库

之上。 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

务所， 在国际建筑设计领域享有盛誉，
伦敦泰特美术馆、 北京奥运主场馆 “鸟
巢” 都曾是他们的得意之作。 不过， 不

断增加的造价以及对传统建筑可能导致

的破坏， 都使得从仓库到音乐厅的 “变
身” 波折丛生， 距离 2003 年其设计理

念最初的萌生， 相隔十几年。
以 “颜值” 备受关注的音乐厅， 易

北爱乐音乐厅不是特例。 在世界各地， 许

多音乐厅都越建越美， 不仅筑起城市的文

化穹顶， 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也不断

刷新城市的视觉标识， 成为地标式建筑。
2013 年获得欧洲建筑设 计 作 品 最

高荣誉密斯凡德罗奖的哈帕音乐厅， 就

像 “天籁之所”， 由冰岛享誉全球的视

觉装置艺术大师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与

当地建筑事务所联手操刀。 这幢建筑坐

落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陆地和大海相

接的一处僻静之地， 可以看见一望无际

的大海， 也可以眺望峰峦起伏的群山。
上千块十二边形几何玻璃体组成的建筑

外观堪比万花筒， 随着天空的颜色、 季

节 的 变 化 、 视 角 的 不 同 反 射 出 万 千 光

芒 ， 令 彩 虹 都 相 形 见 绌 。 如 是 设 计 灵

感， 来自冰岛冬季夜晚变幻莫测的夜幕

极光和本地独特的玄武岩构造———埃利

亚松正是一个善于 “师法自然” 的魔法

师。 光与透明性是哈帕音乐厅建筑外观

的关键， 这使得它从处于城市中心狭窄、
阴暗街道上的一众建筑中脱颖而出， 呈

现出其独有的魅力。 变幻莫测的光构成

了城市、 建筑、 景观之间的对话， 映出

天空、 海洋、 城市和丰富的生活。
竣工于 2003 年的坦纳利佛音乐厅

地处西班牙加那利群岛， 到了夜晚， 音

乐厅散发的光芒映落于海滨， 似有无限

浪漫风情， 成为热爱海洋的西班牙人与

波浪谈情说爱的另一个表征。 它不仅是

群岛最具现代风格的建筑， 也不啻为西

班牙建筑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 曾

登上西班牙邮政局发行的以西班牙建筑

为主题的一套 6 张明信片———尽管这个

诞生过高迪的国度本就以建筑闻名。 坦

纳利佛音乐厅建筑由一间可容纳 1800
人的礼堂和一间可容纳 400 人的室内音

乐厅构成， 一道连接建筑两侧、 跨度为

50 米的拱门最是富有艺术感与雕塑美，
在空中划下一道动人的半弧， 像一弯新

月， 又似张开的翅膀。 这道独特的悬挂

翼是在预铸后分成 17 块运送到岛上来

的， 最重的一块有 60 公吨重， 中间仅

有 5 个支撑点， 在 17 个组件组合完成

后， 再灌入白色混凝土。 大费周章， 它

却不仅仅只有装饰意义， 而是作为艺术

家入口而存在。 这座音乐厅出自西班牙

建筑设计大师卡拉特拉瓦的匠心， 工程

师与建筑师的双重身份， 使得他往往能

将美感用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
英格兰东北部沿海城市盖茨黑德市

的圣盖茨黑德音乐厅， 紧挨泰恩河边，
造型犹如一只硕大银色花生壳， 已然与

泰恩河上的7 座大桥群组合成了别致的风

景区。 这座音乐厅出自英国国宝级建筑大

师诺曼福斯特的设计。 一面面正方形的大

镜子组成了建筑的外观， 在河水的映衬下

闪烁着银光， 临河的一面还镶嵌了几何形

状的透明玻璃， 仿若河对岸建筑的反射，
建筑本身与周边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

拥有极为出色音响效果的音
乐厅模式早已存在 ， 一代代设计
师们却仍然在探索美学与声学的
全新结合

在专家学者看来， 音乐厅不能仅仅

只有 “颜值”。 “最美” 音乐厅需要建

筑的艺术， 也需要声学的科学， 非得是

一流建筑设计师与一流声学家的密切合

作。 反之导致的失败案例不在少数。 改

建以前的纽约费希尔音乐厅就曾遭遇过

一场 “声学的灾难”。 起初， 按照美国

著名声学家白瑞纳克的设计， 大厅体型

为经典的 “鞋盒式”， 厅内所有反射面

都采用距离合适的平面， 以大小不同的

扩散面避免焦聚和回声， 并创造性地在

大厅前部上空加了几片 “浮云”， 把台

上的音乐声从一开始就反射到后座去，
以 加 强 那 里 的 前 期 混 响 ， 达 到 更 高 音

质。 设计图公布后， 不想却被公众批评

原设计的 2400 座容量较小。 结果 ， 建

筑师不加分析， 也未经白瑞纳克同意，
就把两壁和后墙外凸成弧形， 体形接近

椭 圆 ， 以 为 这 样 不 仅 增 加 容 量 且 很 艺

术 。 “浮云 ” 也被 改 成 了 “满 天 星 ”，
原音质设计中应避免的没能避免， 想加

强的又加强过分 。 1962 年这座华丽的

音乐殿堂迎来首演时， 当地报纸评价这

简直是 “声学的灾难” ———交响乐听来

生硬， 提琴粗糙， 乐师听不到别人的演

奏， 无法相互协奏， 而且低音没有了。
此后， 这座建筑几经声学改建， 等到声

学效果完全赢得观众认可已是 1992 年，
距离最初落成 30 年过去了。

满足听众挑剔的耳朵， 优秀的音乐

厅需要同时提供音的丰满、 响度、 空间

感、 环绕感、 亲切感、 明晰度以及很宽

的渐强渐弱范围等等。 其中， 混响时间

的长短对音乐厅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声学

特性。 音乐厅的最佳混响时间通常被认

为是 1.9 至 2 秒。 混响时间长， 乐声显

得丰满圆润， 否则会显得单调干涩， 但

是如果过长的话， 又会影响清晰度。 但

其实， 什么样的混响听来最舒服有时是

因作品而异的。 音乐家通常喜欢在混响

较小的小型厅堂中演奏巴赫及其前辈的

作品， 喜欢在混响较强的大型厅堂中演

奏 19 世纪后期 20 世纪早期管弦乐丰富

的交响乐作品。 也有许多音乐作品似乎

是为在特定音乐环境下演奏而写的。
矩形平面、 窄厅、 高顶棚的 “鞋盒

式” 音乐厅， 其实早已被证明拥有世界

上极为出色的音响效果， 世界上公认的

三个音质最好的音乐厅———维也纳音乐

协会金色大厅、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和波

士 顿 音 乐 厅 无 一 例 外 采 用 的 是 “鞋 盒

式”。 一代又一代的设计师们却仍然在探

索着美学与声学的全新结合。 1963 年启

用的柏林爱乐音乐厅开辟 “葡萄园式”
设计， 突破古典音乐厅的传统模式， 把

音乐厅高高在上的舞台变成亲切随和的

乐池， 听众环绕乐队而坐。 在 1997 年开

放的日本东京歌剧城音乐厅中， 锥形顶

棚的设计最为特别， 恰恰可以丰富侧向

向下的反射声， 有助于改进双耳听觉相关

系数参量。 建于 2000 年的芬兰西贝柳斯

音乐厅厅内上方设有一个移动天棚， 结合

两侧 188 个声门和羊毛挡板的设计符合相

互间的散射反射原理， 营造出出色的声

场。 2015 年落成的法国巴黎爱乐音乐厅

更是将对于声响的创新探索到极致。 它由

两个嵌套的腔体空间构成， 面对不同的演

出， 总可以把自己调节到最佳的状态。

1 月 11 日 ， 矗立于德国汉
堡 海 港 城 港 口 上 的 易 北 爱 乐 音
乐 厅 即 将 正 式 揭 开 神 秘 面 纱 。
这 座 音 乐 厅 历 时 十 几 年 得 以 完
工 ， 宛 如 “玻 璃 皇 冠 ” 的 超 高
“颜 值 ” 令 其 连 日 来 刷 屏 网 络 ，
备受瞩目。

音乐厅是美学与声学的双重
交响， 最终能否声名远扬， 不仅
取决于 “颜值 ”， 也取决于 “音
响”。 据悉， 在易北爱乐音乐厅核
心的大音乐厅里， 1 万块石膏纤
维板拼接而成的 “白色皮肤” 对
音响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每
块纤维板都单独铣削以组成完整
的表面结构， 使得声音可以扩散
至任一角落。 不过， 现在谈论这
座音乐厅的音响究竟多好还为时
尚早———对于新建音乐厅的音质，
在满场举行揭幕音乐会之前， 往
往是无法作出可靠评价的。

赢得听众的最美音乐厅，
是美学与声学的双重交响

本报记者 范昕

月白釉


